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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27日 ， 是伟大的抗
美援朝战争胜利62周年纪念日。
每到这一天， 我都会拿岀家中珍
藏的一枚 “抗美援朝纪念章 ”。
端详抚摸这枚纪念章时， 父亲的
音容笑貌仿佛又出现在我眼前，
不禁思绪万千。

这枚纪念章是铜质， 通径为
4.3cm， 正面图案由红色五角星
与金黄色齿轮组合而成， 毛泽东
侧面头像左右对称麦穗围绕， 头
像下沿标有 “抗美援朝纪念”字
样， 端系红绸和金丝镶嵌而编织
的绶带，显得神圣而庄重；背面铸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
委员会赠 1951”字样。 该章设计
严谨，图案美观，色彩亮丽，制作
精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枚
纪念章是我父亲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赴朝参战期间所荣获的8枚纪
念章中唯一保存下来的。虽然，这
枚纪念章历经岁月的洗礼， 但依
然完好如初、光彩夺目。

1950年10月， 18岁的父亲报
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亲历
了那段硝烟弥漫的特殊岁月。 在
一次激烈的战斗中， 一颗炮弹忽
然在他附近爆炸， 等他醒来时，
已经躺在前线战地医院里， 左臂
被炸成了重伤。 随后， 父亲被送
回丹东陆军医院， 在那里治疗养
伤， 从此离开了亲爱的战友。 我
始终记得父亲说的话， “虽然我
左臂残废了 ， 左胸上还留有弹
片， 但能为祖国做贡献， 我从不
后悔。 况且， 同牺牲在异国他乡
的战友们相比， 我实在是太幸运
了 。” 父亲在世时 ， 每年7月27
日， 他都是将这枚纪念章捧在手
上端详抚摸， 然后佩戴在自己胸
前， 唱起 “雄赳赳， 气昂昂， 跨
过鸭绿江……” 的志愿军战歌，
脸上顿时露出自豪的笑容。 他还

给我们兄妹三人讲起战争中感人
肺腑、 动人心魄的经历， 讲起一
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他总是语
重心长地告诫我们， 要好好珍惜
今天和平的日子， 努力工作， 为
社会、 为企业多做贡献。

这枚纪念章虽然是一枚普通
的军事徽章，但在父亲看来，却是
无价之宝。 父亲说，“那上面浓缩
了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凝结着成
千上万战友的鲜血， 见证了中朝
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
谊！”当然，那上面也承载了父亲
枪林弹雨、舍生忘死的故事。

10年前， 父亲在生命弥留之
际， 将这枚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
纪念章交给了我。 我蹲在父亲床
前， 眼含热泪回答道： “爸爸，
您放心， 我会把它作为传家宝永
远地珍藏下去！” 父亲这才安详
地闭上了眼睛， 静静地离去……

1954年， 因家里贫穷， 我失
学了。 正在我苦恼之时， 恰逢解
放军到我们家乡征兵， 我十分高
兴 ， 赶紧报名 。 由于我出身贫
农， 又有点文化， 很顺利地被录
取了。

我们新兵在县城集中训练了
半个月后， 就乘火车出发了， 一
直把我们拉到了东北的安东 （如
今的丹东）。 在安东休整的几天
里， 我们才得知部队要过鸭绿江
到朝鲜去。

经过长途开进， 火车终于在
朝鲜的一个无名小站停了下来。
我们下了火车没有休息， 那里早
已有汽车等着接我们。 又经过一
天的行进 ， 我们来到了一个山
区。 一眼望去， 山上有很多的防
空洞， 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部队驻地周围全是山区， 地
形复杂， 常有特务活动。 为确保
安全， 我们在军营驻地、 主要路
口都安排有哨兵站岗， 一班岗由
两个人组成， 一个负责固定的哨
位， 另一个负责流动警戒， 叫岗
换岗。 白天要站五个小时， 夜晚

两个小时。 冬天气候寒冷， 气温
在零下30摄氏度， 我们住在山区
就更冷一些了， 没有岗亭， 站岗
需要不停地走动 ， 否则时间一
长， 双腿就难以动弹了。 到了夜
晚 ， 如果是刮风下雪 ， 情况更
糟， 不仅天气更冷， 还要更加提
高警惕 ， 防敌特趁恶劣天气偷
袭。 有一天晚上， 轮到我站岗，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是又紧
张又害怕， 大约凌晨三点钟的时
候， 我感觉仿佛有个人影向我走
来， 我拉开上了子弹的枪栓， 照
着人影连开了两枪。 部队被枪声
惊醒， 迅速起来包围了附近的山
头， 折腾了一夜， 结果什么也没
有发现， 原来是虚惊一场。 因为
我是新兵， 又是初次上岗， 虽然
犯了个较严重的错误， 但也只是
对我口头上批评了一下。

朝鲜停战后， 仍有一大批敌
特潜伏下来， 他们继续从事敌特
活动。 在我们部队驻地周围， 就
经常有很多敌特出没活动， 他们
破坏生产， 残杀百姓， 搜集我方
情报， 严重威胁我驻地和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与日常生活。 在战
争中， 我志愿军为防敌炮火与炸
弹的袭击， 在各个主要山头都修
筑了大量的战壕和防空洞， 且洞
洞相连， 战争结束后， 很多防空
洞被废弃了， 敌特就利用这些防
空洞隐藏起来， 白天有的化妆成
老百姓的模样到村里活动， 到了
晚上各个山头灯光闪闪， 那是特
务相互联络的信号。 他们还有电
台， 与各地联系点进行联络。 为
了摧毁敌特的联络点， 我们部队
决定组织大规模的搜山， 天黑前
在各主要路口布置岗哨， 对各个
主要山头实施包围。 拂晓前开始
统一行动， 山上地形十分复杂，
我们是一座山、 一个洞地仔细搜
查。 第一次搜山就旗开得胜， 抓
了30多名特务 ， 缴获了一批武
器， 还有几部电台。 通过审问，
又得到了一些新的情报 。 就这
样， 经过连续几次搜山行动， 山
上特务基本被肃清了。

1956年后， 朝鲜战火基本平
息， 我们部队开始走出山区走出
防空洞， 在海防线上掀起了大规

模的自建营房活动。
我们与当地的朝鲜百姓关系

也搞得十分好。 一次我们执行任
务时，住在一位朝鲜老百姓家中。
他们家有6口人， 房子并不宽敞，
仅有两间房。我们去了后，他们把
大房间腾给了我们， 而他们自己
一家6口则挤在一张炕上。我们还
帮当地修路架桥， 建工厂、 建学
校、建住房、平整土地。

1958年3月12日 ， 中国人民
志愿军总部发布撤军公报， 决定
于1958年年底以前， 志愿军分批
全部撤出朝鲜。 我所在的部队54
军是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

我们在朝鲜时间不长， 但却
与当地的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在我们撤出朝鲜的路边，挤
满了前来欢送的当地群众。 很多
大妈大嫂，手提鸡蛋和水果，不断
地往我们战士的衣袋里塞， 也有
不少的人不停地抹眼泪。 当我们
登上火车，他们依然舍不得离开，
远远地还在向我们招手， 高喊再
见！ 我们也高喊着：再见了朝鲜！
再见了阿巴基！ 阿妈妮！

我在停战后的朝鲜

承载着父辈荣耀的
抗美援朝纪念章

□韩晓岗 文/图

1951年2月 ， 父亲韩新秋随
15军入朝作战， 参加了志愿军总
部发动的第五次战役。 1953年7
月， 朝、 中、 美三方签订 《朝鲜
停战协定》 后， 父亲随部队撤回
国内。 在朝鲜两年多时间， 父亲
最刻骨铭心记忆的就是他曾亲历
战斗场面的上甘岭战役。

针对美国军队总是在10月份
发起秋季攻势的特点， 志愿军准
备在10月17日对敌军发起攻击 。
1952年10月13日晚， 入朝后调任
三兵团政治部党务科长的父亲，
受兵团政治部派遣带领调研组到
前方阵地调研。 调研组的任务就
是在大战前到前沿部队摸清情
况， 为领导决策提供数据。

从兵团到前沿阵地， 吉普车
跑了一个晚上。 朝鲜战场上美军
掌握了制空权， 白天狂轰乱炸，
晚上敌机频频攻击汽车灯光。 志
愿军司机一般愿意夜间行动， 没
敌机就开大灯跑快车， 有敌机就
关灯跑黑路。 父亲一行人离前沿
越近 ， 美军的照明弹发射越频
繁， 最后几乎是一个接一个拉着

流线轨道跃然高空， 夜空未暗又
已明。 大家都感到奇怪， 美国鬼
子折腾什么呢。

父亲一行人到阵地还未安稳
下来， 就赶上14日凌晨敌军发动
了上甘岭战役。 但见地动山摇，
大炮、 飞机疯狂的向15军45师镇
守的上甘岭倾泻炮弹 ， 敌军整
连、 整营的发动进攻。 战斗打得
格外惨烈， 上甘岭山头被削低了
几米。 志愿军将士依靠着顽强的
斗志， 最大限度地阻击着敌军。

我军炮兵主要布防在另一关
口上方山， 不能对敌军形成有力
的打击。 军首长都焦急万分， 急
向志愿军总部请求炮火支援。

美军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后， 占领了阵地。 志愿军就转入
地下坑道坚持战斗， 但在坑道里
还是能感觉到地面敌军的行动。
白天丢失的阵地， 到晚上志愿军
肯定夺回来。 白天夜晚， 敌我双
方形成了拉锯战。

父亲所在的钢八连在师团都
是大名鼎鼎， 战斗力极强。 在上
甘岭战役打到第四天， 钢八连在

深夜被派往前线。 战士们个个摩
拳擦掌， 跃跃欲试， 如猛虎出笼
一般。 连长、 指导员做了动员，
父亲以上级领导身份也讲话提了
要求。

夜幕降临， 天空好像拉上了
沉甸甸的黑幕后， 全连100多名
战士们出击了。 在通往阵地的路
途上， 布满了荆棘险境， 敌军的
炮火和飞机还是没完没了的轰
炸。 后来得知， 钢八连在接管阵
地时就伤亡很大， 有的战士没到
阵地就牺牲了， 一个班长双腿被
炸断了， 愣是爬到了阵地。 钢八
连到阵地后已经伤亡不小， 晚上
出击占领阵地， 白天就隐蔽在坑
道里。 坑道里人员多， 包括伤病
号， 大家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
空气混浊， 缺粮缺水。 秦基伟军
长要求不惜一切代价， 把祖国慰
问团带来的苹果和白萝卜送到坑
道里， 后方供给线也承担了巨大
的牺牲。

最后， 我军的炮兵终于调到
了上甘岭前移阵地， 但见数百门
大炮昂首速射， 连志愿军部队数
量不多的喀秋莎都用上了， 万炮
齐发， 火光冲天， 对敌军形成了
较大的杀伤力。

11月初， 钢八连和接手部队
换防撤出阵地 。 全连只剩下五
人， 师团领导迎接他们时留下了
热泪。 到现在， 父亲想起这段历
史还是潸然泪下。

“上甘岭成了美军的 ‘伤心
岭’， 15军等部队在上甘岭享誉
天下。 战争为了和平， 和平不能
忘却战争。” 老父亲感慨地说道。

荨1953年1月 ， 志愿军三兵
团青年代表团成员和朝鲜人民军
二军团人员合影。 家父韩新秋当
时是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党务科
长， 居于照片前排正中位置。

在上甘岭战斗的日子


